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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在《芳草》杂志发
表第一篇处女作，算起来我提
笔写小说也有了近8年的时间，
8年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短，至
今也还未写出什么像样的作
品，但人却可以位于为老作者
之列了。想来有种出师未捷身
先死的悲哀。

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块
写小说的料，文艺这东西讲求天
赋，而我天生愚笨，那些人情世
故，常人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东西，
我总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反复琢
磨，才能透彻。所以我绝不是写小
说的天才，但我还是痴爱。

我的日常生活很单调，不爱
下棋、不爱麻将、也不爱打游戏，
不赶时髦也很少逛街，现在连电
视也很少看了，多姿多彩的生活
在我的世界里沦为沉闷而单调
的色彩，除了上班完成自己的工

作外，平时在家休息也就喝喝
茶、听听戏、看看书。因为是外地
人落户在武汉，也没有多少亲戚
朋友，加上性格使然，不大喜与
人结交，所以我大多时都是沉静
在冗长的时光里。

在静静的时光里读了很多
别人的小说，便自然而然生出想
写小说的念头。要想长久喜欢一
种东西靠最初的冲动是走不长
远的，必须将那热情冷却沉淀，
融进自己的骨血里，成为生命的
一部分，你厌倦也罢，高兴也罢，
此生你都甩不脱它，而今我与写
小说之间渐渐达成这种关系。我
愿意委身于她，不离不弃。

我是个低产作者，导致低产
的原因是因为懒惰和迷茫。我在
写东西的时候写着写着就会有
种迷茫感，我常常困惑小说应该
怎么写，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

说，小说到底是要像刀一样给沉
重的现实捅刀子还是要像线一
样将残酷缝合给人以美好的慰
藉。我总是在写的时候摆脱不了
做这样的思考。一边写一边悟，
自己给自己看毛病，自己给自己
开方子，很痛苦也很纠结，我想
这是我还未成熟的原因吧，可我
什么时候才能通透呢，等待使我
经常处于焦虑之中。

如今网络发达，传递到耳
边的信息不仅海量而且还爆
炸，写作者的想像远远跟不上
现实事件的脚步。现实生活永
远比想像要荒唐，无论多写实
的写实始终代替不了庞大又无
耻的生活本身。所以写作者要
具备提炼生活的能力。要选择
符合逻辑和最有说服力的情节
来塑造人物。作品虽要接地气，
但我更喜欢那些不仅有地气而
且还有烟火气的小说，这样的
小说不是一本正经的面貌，它
有趣又生动，给读者阅读的快
感，应该是写作者最起码的追
求。以上这些我将努力做到。

质疑是写作的一种状态
□宋小词

我听过王蒙题为《文学与人生》的讲座，
记得他曾说：“人生是芝麻，文学是芝麻里边
的油。”如今，他的话让我想到佛家的说法：

“我即是佛”。佛就在自己里面，“证悟自性即
为佛”。油总是会藏在芝麻里边的，因为芝麻
里面没有油，那就不是芝麻。文学藏在人生
中，有的人能让它显现为文本，有时则是潜
隐状态。我是那种想从自己的人生中榨油的
人，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作家。

在“作家”成为职业的时候，从业者考虑
这个职业的收入，考虑文学作品的价格，发
现这不是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业。实际上，“作
家”不是一种职业，而应是一顶被追封的桂
冠。千百年来，作家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誉，
并非因富裕或做过多大的官，而是因为他们
的作品能让人获得享受，让人获得自由和解
放，让人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活得更像人。
我十分羡慕这样的作家，所以，我也想写作。

由于“作家”这个职业的从业者们不得不
以经济收益为虑，而大部分读者也以实用为
选读作品的标准，所以，许多“上榜作品”都是

有实用价值的文学作品，例如系列小说“杜拉
拉”就是实用的“白领教科书”。我们不能说

“杜拉拉”这样的作品不是文学作品。它是。巨
大的发行量，它的传播，有力地证实了文学具
有良好的携带能力，文学依旧具有强大的功
能和意义。如今不是文学的意义衰落了，而是
大部分文学从业者、读者对文学要求不高。

管谟业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选择搞文学，
和邻居对他说的话有关：作家的生活十分

“腐败”，一天三顿都在吃饺子！即便是获得
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文学最初的

“意义”对他而言不过是一天三顿吃上饺子。
那时，他还不是莫言，而是管谟业。对于大多
数人而言，如今文学的意义可能连“饺子”也
算不上。这样的例子还有：牙医余华最初选
择文学，是因为他发现群艺馆的作家每天在
街上走来走去，可以不坐班。假设文学的意
义对于莫言和余华而言仅仅是吃饺子或不
坐班，估计他们是难以成为优秀作家的。在
选择和追求中，文学会赋予莫言和余华意
义——他们不再是管谟业和牙医余华，而是
成为了作家莫言和余华。个人赋予文学以意
义——哪怕是很低级的意义之后，文学也会
赋予个人意义，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个人。

我离心目中的“作家”二字十分遥远，但
这并不妨碍文学成为我心里私设的佛龛。

《青萝衣》这本小说是我 2010 年
的春天开始动笔的，那时候已经是温
暖的4月，灵感是在静夜忽然而至，想
起等到了 5 月就是槐花盛开的季节，
可是搬离了村子后10年多，再也没亲
眼看到那般洁白清新的美景。

槐花的叶子葱绿，小巧圆润且可
爱，花朵一串串的挂在绿叶间，洁白、香
甜，初中毕业前我每年都在欣赏它们并且
细细品尝过，它们的美丽和味道都让我
难忘。当我在那个春天安静下来，就开
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那只是一个念
头而已，没有太复杂的心思，我的文档

里没有详细的大纲，连我的脑子里都
只是片段的闪现。我动笔的瞬间总是
很简单，理由只有四个字：想写就写。

我的电脑里有很多故事大纲，那
些都是我曾经很有激情去创作完成的
小说，但是很奇怪，每当我一鼓作气写
出五六千字甚至上万字的详细大纲
后，便再没有了创作的激情。相反，我

能写完的故事都没有大纲，全都是靠
着“想写就写”。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创
作长篇更不应该，容易中途跑偏最后
烂尾，弊端我都知道，可我习惯了，跑
偏不怕烂尾不怕，一直不停地写下去
就是，过程中我是快乐的。

写作或许和性格有关，我大部分时
候都是安静的，静下来就喜欢“胡思乱

想”“天马行空”，读书时基本每天都在
看小说，然后有一天就真的动笔了。我
没有天赋，一开始的创作狗屁不通，想
表达的故事完全讲不清楚，一个月也写
不了2000字的开头，可我乐此不彼并
且从未想过就此搁笔。一有工夫就忍不
住打开文档敲敲打打，当创作《青萝衣》
的时候，我各种杂七杂八堆积的小说文
字也有100多万字了，哪怕里面大部分
都是废话，可我还是为此高兴。

写《青萝衣》时前面大约 20 万字
我都非常顺利，每天写的很快乐，这是
第一次尝试“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

长篇小说写作，尽管背景不是我生活
的年代，但乡村生活的气息很多都在
记忆里，它们并不陌生。

这部小说就让我遇到了没有大纲
的难题，连载只剩下最后篇章时我卡
住了，忽然失去了激情，甚至不想碰电
脑。明明结局我都想好，可就是不想动
笔，找不到感觉。于是我休息了两三个
月，不断地提醒自己，不管拖延多久也
要完成它，绝不能就此放任不管，一定
要有始有终写完最后一个句号。虽然
没有一部小说让我完全满意，但写完
每一部，都让我感到创作的快乐。

若在 10 年前，有人说我搞创作，
我会多少有些羞赧地说只是写点东
西。这多半出于学生时代的谦虚。

当年的我最不愿意面对，甚至是一
直抗拒的一项批评，是基于作为学生产
生的对写作水平的质疑。通过高于大多
数同龄人的阅读积累和生活思考，少年
人的思维无边无际，若与成人世界稍有
共鸣，便很容易过誉为“文学神童”和

“天才少年”。对于少年作家的身份，虽
未欣然接受，但多少也对文学创作有了

“不过如此”的飘飘然。

但只需写作尝试稍稍深入，瓶颈
就出现了。生活的匮乏、阅读的偏好、
作品越来越难让自己满意。在学生时
代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写作之于我变
成了挣零花钱的文字游戏。

但还是免不了在看到少年时满

怀雄心、一笔一画写下的旧稿（那时
还用钢笔）时，苦恼地自问，少年时所
梦想的、心中那条真正写作之途，是
否要到此为止，是否要半途而废？

第一本小说集《愤青时代》后，我
陆续出版了一些约稿或零散文集，

《伊拉克》《枪火》《藏锋》《少年之年》
《爱情丛林法则》俱是如此，部分是兴
趣所至，部分是任务临头，好在写下
的东西都不会白费，顶不济，也算是
练笔——作为一名新人，我在写作上
的实践并不太多。

“少年作家”四个字里，作家当得
名不副实，少年也很快搞不成了。随
着生活际遇的变化，不用靠文字游戏
混零花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方的无
奈袭来，文学之于我反而成了一个内
心的寄托和渠道。

这些年里，我写了一些不曾发表
的文学作品，最简单的冒险故事。主
人公只有一位，虽然身处不同时代，
浸淫在各异背景，身份更是多变，但
永远只有一个名字。在我笔下，陈越
这个名字一经出现，就将主动接管全

部的故事。
陈越是我的斗士、我的代言人、

我的游侠骑士。
我并不知道公众是否有机会见

到他，我希望如此，尽管这很难，因为
陈越的出身决定了，他并非文学人
物，因此没有修改的必要。

这么说显得不太老练，虽然从学
生时代到今天，我短短的写作之路已
有 10 年时光。换作其他行业，或许可
称“资深”了，但在写作这行里，却是
刚刚开始。

写诗在一定程度上像搭个飞机散
个步，最后没钱了爬着回家丢了钥匙。
这就是一阵风，从沿海也不一定非得
吹到内地。一首诗是风吹过衍生的鱼
尾纹，我们就负责用笔墨养活这些声
调，再遛出来转一转，给它娶个迷失的
春天。诗人的鬓角不一定非是飞翔的，
瞳孔不一定非是蓝紫的，鞋子也不一
定非是阿迪达斯的，只是对一只偶然
路过的小句子有着强烈的热爱；对一
片偶然路过的蓝天能发出感慨。

某日上午和一位编辑谈信仰，其
实也就是滥竽充个数；但我第一次发
现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多么美好——
对于诗本身，这种信仰可以让你瞬间
有了质量和密度。信仰一堆木质的句
子，可以被用作填充火炉。

诗有着自己的灵。这个灵是有灵
感的灵，灵气的灵，灵魂的灵，所有的
轨道会聚到一起，却叫你喊不出名
字，认不全颜色。多好的灵，与其说上
帝是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不如说他
就是一首诗，全部的灵。

现在又有风吹来了，是第一阵风，
也是第一百零一阵风。一只兔子从这
里跑过，全然不顾这多好的夏天，多好
的衰弱的春天，多好的未出生的秋天
和冬天。现在语文课本练习里的中心
思想和表现手法，过于繁殖盛兴，搭起

了一座囚禁诗人之心的牢狱。它们把
田垄的真名，鸟的新羽和山的身份证
都关押了进去。只是，墙是有缝的，而
春天的出入，只需要一罐风。

第一百零一阵风带我散步之前，
难得地回味了一下这本诗集里的部
分诗，才发现模模糊糊的感官和清清
楚楚的思想对一个写诗人的重要性。
也许这两者一个是软骨，一个是骨
块，而我近期的诗歌风格便是将它们
拼接起来，上上螺丝弹簧，用语言和
节奏在其上涂一些黑白的圆圈，生出
一只猫尾。一首诗是一只尾巴，在春
天来了和走了的时候，向着一朵花的
开和败，摇一摇，弯一弯。

什么是诗？我不是搞理论的，也
不是搞管理的，只不过有时候喜欢像
大人那样故作玄虚地填涂一些概念，
再挂在墙上充当一小片太阳——依
我还不很确切地理解，诗最起码是不
能够钉在那里供人解剖的。就算我狠
了心去谋杀一首，这首诗也一定早已
骑上驴子，逃之夭夭了。诗是可以动
的，一首诗吃进去了，你感到心被铺
开，手被攥紧，眼被逮捕，胃被追缉；
一首诗可以被无数人吃，却永远不被
吃光——这个时候，一个诗人就成了
一个耶稣，一首诗，就成了一本年幼
的圣经。

这两年，我的写作大概没有
离开两个主题：一个是大地，一个
是鄂西。

前者总是涉及到城镇化、圈
地运动等尖锐问题。我目睹了乡
村在城市的铁蹄下是怎样节节败
退的。竹篱笆、木栅栏和泥巴路，
在挖土机的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在城乡结合部，圈地的围墙比比
皆是。乡村原有的秩序宣告失效，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生活法则。一
块荒地不知要经过多少代人的辛
勤耕耘才能变成良田，然而要将
之重新变成荒地，仅需一夜工夫。
很多人的故乡，就这样被连根拔
起。他们不再记得回家的路，不再
记得温暖的炊烟和金色阳光下丰
收在望的田野。他们需要在钢筋
水泥高筑的丛林里重建故乡。而
这个故乡，是可靠的吗？

后者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那
里生活了16个年头。原以为这是
我永远熟悉的一块土地，但伴随
着我一步步离开小镇、离开湖北，
它也正远离我，与我越来越陌生。
我企图以文学的方式还原这块土
地，却发现我对它的记忆是那么
模糊，对它的理解是那么浅薄。我
根本就没来得及认真了解我的故
乡，就匆忙地告辞了。我一直在
想，我真正拥有过故乡吗？

正因为如此，我不厌其烦地
写着与这两个题材相关的人和事，试图在我的文
学世界里构建一个不会被城市吞噬、不会被遗忘
的故乡。这个故乡虽然贫穷，虽然也存在着人性中
的种种痼疾，但它绝对不缺少善良、美德，不缺少
温暖的炊烟、清亮的月光，也不缺少鸡鸣狗吠。我
替那些即将消失的村庄鸣不平，替那些即将被铲
平的沃野申诉，替那些即将被遗忘的故乡喊魂。我
知道我的声音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在嘈杂的人群声
里在道德沦丧精神滑坡的十字路口，很微弱很微
弱，但我不会放弃。我并不反对城镇化，但同情那
些永远失去土地的人们；我不反对人们倾巢出动
涌往城市，但怜悯那些从此荒芜的故园。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遇到了很多问
题。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
但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初衷是
为了我们及子孙后代都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有一
个永恒的美好的故乡，而不是将我们现在的故乡从
地图上一笔勾销，不是将我们对故乡的记忆强行拆
除，不是让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发生断裂。

文化需要传承，故乡也需要传承。作为一个被
汉文化滋养大的少数民族作者，我一直想写出那
种真正具有“中华气派”和“民族风格”的作品；作
为一个寄居者，我一直想写出一个永恒的故乡。我
深知要做到这两点万分困难，但前辈作家已做出
了表率，我辈不该妄自菲薄，更不该止步不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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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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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设的佛龛
□李昌鹏

《青萝衣》创作感想
□董 贝

第一百零一阵风
和第一个诗人

□王芗远

从写作到创作
□胡 坚

我喜欢观察大街上来往的人群，揣
测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也尝试着
观察记录周围的人，琢磨不同的教育、不
同的人生站点、不同的突发事件，会怎样
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并试图体察这之间
的因果关系。我喜欢观察人在生命长河
之中的细微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
思的事。

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她常常在深
夜给我打电话，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有
过一段痛苦的经历，我知道解救一个人
不仅仅是把她从困境中拉出来，心灵的
创伤，回忆的折磨，不是任何安慰能化解
的，惟有把她放到正常的人生河流中，让
时间来涤荡、洗刷，让新的生命内容来填
充，如果正常的人生抛弃她，那么一切都

将徒劳无功。这是《三姐的婚事》写作最
初的源动力。

千百年来，小说、散文、诗歌都是我
们的精神家园，给我们在现实世界绷紧
了的神经以按摩和舒缓，为我们进行深
层次的诊疗，并带来无限温暖和希望。
我希望我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迷失的夏天》中，一个虚荣的女孩
遭遇困境，在男友和经纪人的引诱下，一
步步迷失，危急关头，营救她的却是一位

自食其力的盲人青年。虚荣可耻吗？虚
荣有多可耻呢？

20 年前还是小学生时，我读莫泊
桑的 《项链》，感到深深的心痛。作者
拿着上帝的魔笔主宰人物命运的时候，
从纸页里透露出来的却是重重的冷漠和
嘲弄。上帝怎么能这样对一个手无寸铁
的凡人呢？我是我小说的王，我爱自己
笔下的每一个臣民，我怜悯每一个有血
有肉的生命，我想对他们说：你灿烂的

笑、无声的哭、强烈的自尊、隐藏的自
卑、趾高气杨下的外强中干，飞扬跋扈
后的低声抽泣……我想说，你的苦我
懂。我要求自己的文字能浸润汗水、泪
光、血色、欢乐、甜蜜和悲悯。我尊重
现实，也让人物遵循自己真实的命运，
折磨他，却怜悯他、包容他、爱他。因
此，我写一个盲人青年夏天，来爱叶晓
晓。

也许，很多作家有十八般武艺，而我
却只有一颗善感的心和许多眼见的苦
难，我更愿意贴近生活，给身边的芸芸众
生以温暖。我常对自己说，每一本书，背
后都站着一棵树，你的文字，要对得起一
棵好树。白纸黑字已铺陈，惟愿自己的
努力对得起一棵好树。

给苦难以温暖
□喻之之

很多时候，诗人无法克服自生自灭
的自然规律，写着写着，由于各种原因，
突然就不写了。但有时候，他会脱胎换
骨，仿佛忽然变成了一个转世灵童，在时
光的灰尘中轻盈明亮起来。

诗人有信仰。他信人本善良，信这
世界会美好，但他又是个极端的怀疑论
者，是个反对任何牵绊的自由主义者：
他追求个性，寻找自我，最后成为一个
克服了诸般诱惑坦陈了自我的作者。想
当然的，我认为这个过程，就是找到了
自我。但问题是，找到的那个自我，可
能已经是千疮百孔，连自己都不喜欢。
接受意料之外的“我”，当然需要勇气，

但寻找自我的这个故事，继续下去也可
能成为一部悬疑片——是继续向读者展
示自己腐烂的躯体？还是想尽一切办法
粉饰自己？

孟京辉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
外死亡》中，无政府主义者总结陈词：“当
然不能怪你们，事情虽然是你们干的，但
教唆的，是他们！说得远一点，是山顶洞
人；说近一点，是你们家人……说得唯心
一点，是儒家法家……说得痛快一点，
都——是——别——人！”

每 个“ 自 我 ”都 是 别 人 教 唆 出 来
的——既然教唆犯都是别人，要反抗的，
或许就是自己了。

所以，我的诗歌创作无意中给自己
造成许多意外：我看到的和自己想象的
是对立的，我思考的跟我写出的是对立
的。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创造
一种内心的距离感——反抗自我。

我不信宗教，但我相信人类就是那
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在世俗中变
得更加世俗，最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像欣赏烟花一样看那些疾病和邪恶从盒
中逸出，在空中散发幽暗的光。而这个
时候，人类一片欢腾，为进入一个新纪
元而欢欣鼓舞，而克尔凯郭尔曾说：世
界，很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消亡、毁
灭。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很可能只是个
旁观者，他所能做的，只是守护人类最
后的尊严，去安静地坦然面对，这确实
有点悲壮。

诗人不是先知，也不是预言家，但我
觉得，诗人还是应该时刻保持一种警惕，

不管是对生活的警惕，还是对文字的警
惕。诗人应该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写
的每一首诗，都应该是来到这世界的第
一首诗，让诗歌不断传世，抛却自身的陈
腐气，造成一种疏离，不断地审视自己，
避免写作的惯性，以免过早自生自灭，先
这个世界而去。

生物学老师教育我，蚂蚁是靠气味
来交流的，蚂蚁死后，会被其他蚂蚁抬到

“公墓”。有人就此做了一个试验：先找
到蚂蚁公墓，在那儿收集一些蚂蚁尸体，
磨成粉末，将这些粉末撒在守护蚂蚁洞
的“蚂蚁卫兵”身上去。有趣的事情发生
了，蚂蚁倾巢而出，要把蚂蚁卫兵带到公
墓去，卫兵们当然不愿意啦，押运途中奋
力反抗……直到最后卫兵们身上的气味
散去，一切也就恢复正常。而我可能就
是那些蚂蚁的守卫，在被押运的途中，等
待尸体的气味散去。

诗人应该保持对文字的警惕
□小 箭

近年来，湖北省作协高度重视青年作家的扶持和

培养，出书、培训、竞赛、评奖、推介，形成一套有效的

“组合拳”，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助力。在湖北省青年作

家创作会议召开之际，《湖北青年作家丛书》问世，展示

了8位湖北优秀青年作家的最新创作成果。

几年前，湖北省作协曾经出版过
一套 8本的《湖北青年作家丛书》。这
套丛书，以不大的篇幅，反映出了湖北
青年作家创作的一个侧面。现在，这套
书又出版了第二辑，仍然是一套8本，
仍然是以小说、散文和诗歌为主的作
品集。像先前一样，这8本书仍然充满
着年轻人的个性和才华，也充满着他
们的率真和诚恳。第二辑的出版恰恰
赶上了湖北作协青创会的召开，很好。

在第一辑青年作家丛书出版时，
我曾经写过序：“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
知道，要让自己的作品在茫茫大海般
的文学著作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尤
其在现代社会，教育的兴盛、网络的发
达、出版的轻易，令人人都有文化，个
个都会写作，谁都可以出一本书，自称
作家。而那些虔诚地在文学之路上跋
涉的青年们，想要越过层层的平庸之

作而让读者看到自己满带心血的文
字、让人们关注到自己未来的写作，更
是难上加难。应该说，一个人想要成为
社会认可的作家，或者说想要以作品
出名，比之上世纪的 50年代、60年代
甚至80年代，难度要大许多。”

时间过去了 5 年，众多青年作家
仍然继续像先前一样表达着诉求，希
望能在我们的支持下，出版自己的作
品。而扶植青年作家，使他们尽快拥有
自己的书，并由此得到社会认同，也一
直是湖北省作协的重要工作。正因为
此，在这次湖北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召开之际，这套丛书的出版，便有着格

外的意义。
文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似乎

是万能的，什么人都会去读读它，经
常成为一些人的精神支撑；但它又似
乎一点用都没有，只配用来茶余饭后
消闲解闷。它几千年来都伴随着人类
往前走，被人们所吸引所追逐，即便
网络发达至今，热爱文学者仍然不计
其数。我想，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在于文学作品源自于一种个体的表
达，它坦露的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内
心。当无数的个人内心坦然地放在我
们面前，我们便能通过它们看到无数
不同的世界，看到人和人之间的所有

存在。看到人性复杂的层次和莫测的
变化，也看到人和人之间既简单亦微
妙、既紧张亦舒缓的神秘关系。

世界如此之大，而我们个人的生
活触点如此之小。文学又让我们得以
了解到一个超越我们自己视野、超越
自身常识、超越自己认知深度的另外
的世界。我们从中可看到很多不同的
人生。有强者的人生，亦有弱者的人
生，而更多的是像我们自己一样的庸
常之辈的人生。于是我们的生活可以
得到很多参照，内心得到很多鼓舞，
精神上得到某种力量。我们每一个阅
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对应和所

需要的。于写作者，比之读者所不同
的，他在潜心创作时，不仅更清晰地
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他还认识了自己
的内心。总有人写，总有人读，文学的
魅力持久不衰大概也正在于此。

现在，我们手里拿着的这套丛
书，是从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中，经
专家耐心细致地审读后，挑选出来
的。我相信这里每一本书的文字都是
一个作家内心的真诚表达。有青春有
浪漫有沉思有梦想，或许也有颓废和
空虚，这没关系。青年就是这些情绪
的混合体。他们的书正是代表着他们
那一代的人。我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
阅读，我们能更多一点地了解年轻人
眼里的世界，也更多一点地了解年轻
人自己。

现在，你可以看正文了，一颗年
轻的心正在等待着你的阅读。

一颗年轻的心正等你阅读
□方 方湖北青年作家

新方阵


